
府学是指古代官办教育机构，在元初，
“今内外要职之人才，半出于东平府学之生
徒”，形成了十分特殊的历史现象，也印证着
东平曾经的文化繁荣。

挽中原儒学于“奄奄几息”

东平，山承泰岱之脉，水汇黄汶之流，历
史上为国、郡、路、府、州等，一直是北方经
济文化重镇。

东平府学，前身是北宋的郓学，郓学所承
的是唐代的“明德堂”。宋代郓学最初由资政
殿大学士王曾创办，其景佑年间罢相出任郓州
(今东平)时，“奖士类，立学置学田”，“买田
二百顷，以赡生徒”。此后，东平文化教育更
加浓厚，文化名人辈出，仅宋代就有郭茂倩、
梁灏、梁固、梁楷、刘祯、钱乙等，在东平古
城“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
历代一门多”的父子状元牌坊楹联，成为这一
时期文化繁荣的见证。

经历了女真族入主中原的动荡后，东平作
为金代山东西路的首府，继承保持了北宋文化
传统，一度是金国南部地区的唯一策论进士府
试地点。在金朝泰和以后，张万公、侯挚、高
霖三位宰相先后出于东平，东平府学随之声名
鹊起，“郓学视他郡国为最盛”。

1213年，蒙古军击败金军，中原地区社会
动荡、城市残破，人们四处奔逃，各处府学、
庙学残破，文化遭到浩劫。1221年，长清令严
实投降蒙古并不断壮大，在东平建行台后，阻
止屠城、劫掠人口等落后做法，收聚人口，招
贤纳士，恢复教育，给乱世中挣扎的文人名士
不啻提供了避难所。

当时不少无处托身的文人名士纷纷投奔，

如元好问、王若虚、刘郁、康晔、杨奂、宋子
贞等。这些文人名士使东平文化气息骤然浓
厚，或为幕僚、或在府学教授、或兴办教育，
在兵燹之余培养了众多人才，东平府成为金元
之际的著名“儒府”。

严实家族兴办府学

严实，金末泰安长清人。史载其“幼警

悟，略知读书，及长志节豪宕，不治生产”，
“喜交结，好施与，落魄里社间，屡以事被
系，侠少辈爱慕之，多为出死力，以故得脱
去。”

严实在乱世中不断壮大，降蒙后，进入东
平，建行台于府治，辖五十四州县。严实保护
境内及周边人口安全，多次劝阻蒙古军滥杀无
辜的野蛮行为，流民纷纷迁入。通过改革吏
治、恢复生产，东平迅速成为乱世中的“乐
土”。严实以精诚的态度延请乱世中挣扎的遗
臣名士，“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
才多于他镇”。.

大量文人的到来为东平教育的复苏创造了
条件。中原板荡之后，郓学久废。严实承接郓
学基础，兴学养士，兴建了教育场所，派学者
杨奂等专程到曲阜祭拜孔子，并将失爵北归的
衍圣公孔元措迎至东平，先后迎请名儒元好
问、王磐、李昶等为师。

元好问，号遗山，山西人，著名诗人和文
学家，金元时期一代文宗。元好问任教东平府
学，在新府学建成之际写下了《东平府新学
记》。作为领军人物，元好问8次到东平，在东
平居处7年之久。

还有“东平四杰”，指元初文儒名宦阎
复，徐琰，李谦和孟祺。时逢“严实领东平行

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
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
之”，皆就学于东平府学，师从名儒延前进士
康晔，王磐，后多有成就，亦文又官。皆供职
于翰林院为翰林学士，以至“翰林院东平之士
独多，十居六七。”

1240年，严实死后，其次子严忠济承袭职
位，对府学的资助更加有力，建造了礼殿、贤
廊、尊经阁等，“闳丽甲于齐鲁”。重建府学
后，附近世家子弟和优秀学子纷纷入学，新招
生员达75人，其中15人是孔氏族姓子弟，成为
元初人数最多的学校。后来严忠范接替其兄主
政后，又将50多亩土地划归府学，“其费尽出
儒籍，为养士设也”，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儒学倾向是东平府学的核心

金代科举绍唐继宋，主要分诗赋、明经两
科。东平府学初期的人物都是金末的名士，使
得府学具有浓厚的儒学特色。如“康晔说《尚
书》，李昶说《春秋》，李祯说《大学》”，
讲授的都是儒家经典。当然，还有元好问、杜
仁杰、张澄等擅长辞赋的文学之士参与其中，
提高了学生文学素养。

对东平府学儒学特色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太
常礼乐在府学的重建。元太宗十年，诏各处礼

乐旧人并其家眷徙赴东平，令孔元措领之，
“制冠冕、法服、钟磐、仪物肄习”，并不时
召至燕京等处参加祭祀大典。太常礼乐在东平
的存在，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的同时，也使府
学生员受到儒家礼乐制度的熏陶。

同时，太常礼乐在东平府学的重建，为孕
育元杂剧散曲艺术提供了条件，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水浒戏，产生了众多的戏曲作家，其中高
文秀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存曲目达34种之多，
如《黑旋风双献功》、《刘玄德独赴襄阳会》
等，被大都人称为“小汉卿”，堪称英年早逝
的多产作家。

府学人物在学风上秉承尚经学、重辞赋的
传统，而且出仕后身体力行，以恢复儒家思想
的地位、启导蒙元统治者奉行儒家制度为己
任，对蒙古贵族汉化的影响也是卓有成效的。
元仁宗曾言：“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
国，儒道为切”，可见蒙古统治者对儒学的功
用有了较清晰的定位。

出于统治的需要，忽必烈领兵攻宋时，在
濮州召问了东平府学的首脑人物商挺、宋子
贞、李祯等，此后他身边的东平学者日渐增
多，并参与决策。

由于较早地恢复了儒学文化教育，元朝建
立后的50多年里，东平府学生员遍布中央和地
方机构，尤其集中在翰林院、国子监和秘书监
等文华清要之地，有籍可查的东平府学人物在
翰林院有22余人、国子监有14人、秘书监23
人。来自同一地区如此多的官员集中在决定政
令颁布、皇族教育和宫廷文化的部门，足以说
明东平府学对元初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直
接推动了蒙古政权的文化走向。

东平府学：金末元初的文化中心
□ 陈淑锋

糖瓜是一种用麦芽糖为主料，经熬制拉丝
成形而成的瓜状传统食品。制作糖瓜在文登市
高村镇脉田村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这里出产
的糖瓜酥脆香甜、远近闻名，被列入第二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脉田村是一个只有300多户农民的山村，
关于糖瓜的故事村里妇孺皆知。相传，2000多
年前，著名军事家孙膑和庞涓师从旷世奇才鬼
谷子。学艺期满，鬼谷子为测试二人才艺，出了
个考题，让二人用日常五谷杂粮，制作一种食
品，要求“浆上来浆上去”。庞涓求成心切，用黄
豆做成豆腐，虽然美味可口，但成型的豆腐却
回不到浆汁中去；而孙膑选用麦芽制作的糖
瓜，不仅美味，而且遇热又可变成粘稠的糖稀，
自然是“浆上来浆上去”。

脉田村糖瓜艺人原所宝口中关于糖瓜的
传说，似乎离我们更近些。他说糖瓜是清朝初
年从宫廷传来的。当时，一名原氏将军驻守在
文登营一带，晚年时寻找养老之地来到脉田
村。其仆人中有位曾服侍过皇帝和管理过内务
府，便将制作糖瓜的宫廷手艺带到了这里，让
百姓有了一饱口福的机会。

脉田村的糖瓜季可以一直持续到正月十
五，在腊月二十三“小年”达到高潮。相传灶王
爷会在这一天，上天专门告人间罪恶，禀报自
己这一年来掌管人间烟火的工作情况。世人一
旦被告，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
天。当地人就在当日用制作的糖瓜祭灶，打点
一下灶君，以便用糖瓜黏住灶王爷的口，让他
在玉皇大帝面前多给美言几句，祈求来年能够
风调雨顺。

糖瓜好吃做起来却很辛苦。最关键的工序
要在寒冬半夜温度很低的时候进行，糖瓜从业
者经常是白天黑夜颠倒生活，被村里人戏称

“看不见日头(太阳)的人”。
过去制作糖瓜一般是用米和麦芽作原料，

如今大米取代黄米，很大程度还是保留了原始
做法。小麦生芽大概需要七天，大米需要泡一
宿。把发好芽的小麦碾碎，然后和泡好的大米
按照4：1的比例混合发酵，之后在一口大锅里
开始炒糖，抽出浆水煮沸，糖的纯度和粘度会
随着水汽的减少而越来越高，反复炒至大部分
水分挥发掉。最后将炒好的糖浆灌到盆里，用
棉被包起来放到热炕上保温，待到凌晨1点，气
温最低时开始拉丝成瓜。

冬日的山村格外寒冷，糖瓜制作工艺正是
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天时。凌晨，揭开棉被，打开
盖子，便露出了黄灿灿的麦芽糖。这时，将沾了
清水的手顺着盆边转一圈，把麦芽糖一块块揪
出来，紧接着这些冒着热气的麦芽糖经过一阵

“暴风骤雨”般地反复地揉、打、拉、抻，达到一
定的韧度和柔度后，师傅要迅速打开门，把糖
条拉到门外在院子中转一圈，凌晨时分的寒冷
把处于高温的麦芽糖迅速冷凝，继尔变得酥
脆。在成品区等待的另一名师傅，迅速接过一
段糖条，用挂在脖子上的细麻绳麻利地圈在糖
条上，快速地拉切。伴着“啪啪”的响声，一个个
10厘米左右大小的糖瓜次第滚落到了面板上。

糖瓜里的“糖”是麦芽糖，它性温味甘，医
学上有食疗功效，具有养颜、补脾益气、润肺止
咳等多种功能，对身体十分有益。

现在脉田糖瓜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但是其生产还是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目
前，脉田村只有四户人家在做糖瓜，都是五六
十岁的老人。现在村里会做的人越来越少。村
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愿意整个冬天
窝在原始的作坊里，干不太挣钱的活儿。

糖瓜
□ 任松高 陈宏青 杨甜艺

■ 海岱一方

■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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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前的备极荣宠，还是死后的历史评价，无论是取经的艰难过程，还是译经的丰硕成果，

作为出国游历20余年的元老“海归派”，义净都是当之无愧的佛门龙象。

寻访济南“唐三藏”义净
□ 本报记者 单 青 任宇波

济南长清灵岩寺内辟支佛塔是佛教建筑的
精华之一，塔的底座，镶嵌了一块记载着一位唐
代高僧取经经历的浮雕。

1300多年前，高僧出生在济南。同是西行求
法的高僧，玄奘走陆路，而他走水路，因精通经、
律、论，他也同样被人称为“三藏法师”，与玄奘齐
名，他就是从济南走出、独赴印度取经的“唐三
藏”——— 义净大师。

然而，玄奘经小说《西游记》渲染而家喻户
晓，比他小三十多岁、生长在济南的义净，却因种
种原因鲜为人知。

除了佛祖，没有人与他同行

义净发愿去天竺求法那年，刚满17岁。他始
终忘不了14岁时，亲教师善遇法师、轨范师慧智
禅师指点他读的《佛国记》，法显在书中逐一描述
的天竺三十余国见闻，他几乎能逐一心诵，鹫峰
鸡岭，鹿苑祗林，那烂陀寺……从那时起，就入了
他的梦。然而，“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
真正开始效法前贤，却已是20年后的事了。

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十一月，广州码
头，37岁的义净告别前来送行的龚州使君冯孝铨
等友人，登上了波斯商船。

暮色降临，喧闹的广州城渐渐隐去，只剩下
引航的几盏灯火在忽明忽暗，为他送行。那些年
里，西域各国战乱纷繁，过去法显、玄奘法师开辟
的陆路阻隔，去天竺，僧人们大多选择了水路。好
在自贞观以来，南海夷道商船来往频繁，每年从
五月开始，波斯、大食商人就会挂起百丈帆，顺西
南季风，载着香料、珠宝远涉重洋而来，到了十一
月份，再借着东北季风，满载交易的茶叶、瓷器、
丝绸踏波而去。

“面翼轸，背番禺”，义净莫名地愁绪百重。回
想咸亨元年，同行僧众数十人，壮志满怀地出了
洛阳城，前路辽阔。未曾想，首先是处一，接着弘
祎、玄逵……他们或被俗事牵绊，或身体有疾，到
广州时，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就只剩下了他和弟
子善行。

商船驶入南海夷道，就从太平洋跨入了变幻
莫测的印度洋。义净在《大唐求法高僧传》中写
到：“长截洪冥，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
浪滔天。”数十年前，同样搭乘波斯商船前往天竺
的并州常愍禅师，就因遇大风暴、舍身救人而长
眠海底。

二十多天的颠簸后，义净与善行终于抵达了
西行第一站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六个月
后，转向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荼。在此期
间，善行因病只好先期回国。从此，除了佛祖之
外，再没有人与他同行——— 他将经历孤独、疾病、
迫害等种种劫数，甚至有死亡的风险。

从羯荼北行十余日，义净独自站在船头，向
东望见海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岸上
之人，见船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
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
两指，可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
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义净
后来在《南海寄归求法》中这样描述裸人国。

咸亨四年(673)二月八日，义净终于到达耽摩
立底国(今东印度)，再往北，就是天竺了。鹫峰鸡
岭，鹿苑祗林，那烂陀寺……圣地似乎近在咫尺。

再度启程，却是一年以后。从耽摩立底去那
烂陀寺，漫长的旅程是一次历险，天竺小国割据，
沿途盗贼劫匪出没，玄奘弟子大乘灯就因此被迫
滞留此地12年。

跟着几百人的商队上了路，义净途中还是染
病掉了队，遇了劫匪，险些丧命。“那时印度东海
岸部落皮肤黑的人，看到皮肤较白的人就要吃

掉，义净为了保命，曾用泥巴把脸上身上都涂
黑了。后来《西游记》中的‘吃唐僧肉’，实
际上是义净作品中的记载”，山东大学宗教学
教授陈坚介绍。

义净在那烂陀寺待了10年，向著名僧人宝师
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
舍论等学，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寺庙经济和
社会习俗，周游各处佛教圣址，并开始着手佛经
的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夸耶颂》五卷和《一
百五十赞佛颂》一卷就是在此时翻译的。

20余年间，义净取经足迹遍及佛教圣地，游
历了东南亚30多个国家，取回400余部合50万颂
佛经，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300粒，这些
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义净回到大唐的时候，境遇已经与几十年前
的玄奘不同了。

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仲夏，当他走到洛阳城
外，迎接他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荡皇恩，规格
之高，超过当年的玄奘。玄奘抵达长安时，京城留
守房玄龄派了一位司马和一位大将军，再加上长
安县县令迎接，其余大多为僧人和百姓。

义净抵达洛阳时，武则天亲移圣驾，率百官
迎于洛阳上东门外，一时，“洛阳缁侣，备设幡幢，
兼阵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得梵
本，并令翻译。”这一年，义净61岁。

刚回洛阳不久，他就立了一“功”。
武则天做皇帝时，最好符瑞图谶。她声称有

人从水中得到一个石函，里面有玉册一本，上刻
12字铭文，众人都不认得，便请义净辨识。出家人
不可妄语，但又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义
净最终决定“不负圣望”，译曰“天册神皇万岁，忠
辅圣母长安”，与武则天演了一出“君权天授”的
双簧戏。同年五月，武则天下诏书再次褒答义净。
借着义净读出的玉册上的这段文字，证圣元年九
月，武则天改元为“天册万岁”。

宗教遇上政治，各有所图，也就纠缠不清了。
正如济南文史研究专家朋星博士所说的，在中国
古代，儒家思想占有统治地位，武则天作为一个
女人当上皇帝，这样篡夺的“头衔”，在儒家看来
实属“大逆不道”。要坐稳女皇帝之位，就需要寻
求意识形态的支持，而佛教中众生平等的理论给
了武则天很好的支持。所以，武则天对和尚非常
尊重。

对义净来说，译经弘法，也必须得到皇帝
的支持。此后，义净自设译场，翻译活动得到
了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先后在洛阳延福坊
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
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共译出《华
严经》、《金光明最胜王》、《胜光天子》等
经论107部，总共达428卷之多。

“义净译经，坚持直译，在原文下加注说
明，订正译音译义；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
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
得准确的发音。”朋星在研究中总结道。因译
经卓有成就，义净被封为“三藏法师”。

义净译述虽然遍历三藏，但专攻律部，这
是受到他26岁时，在洛阳和长安游学生涯的影
响。在那期间，佛教各派纷争，戒律松弛，受
到儒道的双面夹击，渐现颓势。受慧智禅师的
影响，义净认为“戒律乃我佛之根本，亦为我
等安身立命之所在”。因此，正本清源，考察
印度的戒律成为义净取经的重点，希望用印度
“正统”的典范，纠正中国佛教的“偏误”。

“取经回来的人多少都会有点理想主
义。”陈坚说，义净确实想把印度的东西介绍
到中国，让中国的僧徒更加严格，改变佛教鱼
龙混杂的现状。“但佛教中国化发展到唐朝时
已经成熟，可以摆脱印度的影响，义净想借助
印度的戒律改革，当然会力不从心，要对抗当
时整个中国的佛教潮流，难度太大，也不现
实。”他为达到规范戒律的初衷，义净在少林
寺建立“戒坛”，但还是难以推行。

落寞史册谁凭吊？

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七日，义净在
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圆寂，享年七十有九。

无论是生前的备极荣宠，还是死后的历史
评价，无论是取经的艰难过程，还是译经的丰
硕成果，作为出国游历20余年的元老“海归
派”，义净都是当之无愧的佛门龙象。但我们
不禁要问，为何玄奘有着更高的知名度，为何
两人在后世俗众心目中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陈坚分析认为，《唐史》有载，“武后革
命，流毒海内”，肃清武后流毒的运动一直持
续到北宋。这样一来，导致“武则天支持过的
人和宗派，之后都没有很好的命运，名声也为
其所牵累”，备受武后推崇的义净法师自然也
难逃厄运。因此，有关义净法师的记载，很有
可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后世销毁的。

而之所以玄奘能被世人铭记，主要缘于
《西游记》的普及。作为通俗的文艺作品，
《西游记》具有家喻户晓的影响力，通过小说
的渲染，玄奘从佛教高高在上的经典人物变为
一名普通人，这使得他在世俗中的认知度极
高，自明代后一直深入人心。朋星也表示：
“义净也是唐三藏，但是后来《西游记》一
写，‘三藏’这个称呼就被狭义化了，大家认
为专指玄奘。”

此外，中国人凡事都推崇“第一人”，玄
奘作为唐朝取经第一人，首先在名声上就有很
大的优势。加之赶上贞观之治这样一个让人艳
羡、交口称赞的年代，时势造英雄，玄奘跟着
唐太宗也“沾了光”。

但从佛学角度讲，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义
净没有仅仅停留在玄奘翻译“束之高阁”的佛
家经典上，而是补充了玄奘翻译唯识学的一些
不足，还注重对现实佛教理论和戒律的考量和
重塑。相比玄奘，义净的思想更有现实的关
怀。

“义净在印度待的时间比玄奘还长。玄奘
一路得到多国皇帝的接待，但除了译经以外，
只留下一个口述并由弟子记录写下的《大唐西
域记》。”陈坚提到，义净的两部著作《大唐
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
是自己亲手写下的心血结晶，对中印文化交
流、佛教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现在的角度看，用戒律规范人们一些
细节上的行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闯红
灯，乱扔垃圾等等。”陈坚认为，佛教界为追
求觉悟打破戒律、不拘小节只是一个方面。佛
教里一个讲境界，一个讲戒律，境界高了不能
把戒律破了。不论是古时的农业社会，还是现
今的工业社会，都需要戒律的规范和驯养。戒
律的精神，便是遵守规范的精神，义净的当代
精神仍然值得探寻。

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
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
表人物，后世将他与东晋法显大师和唐代的玄
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又与后秦时代的
鸠摩罗什、梁朝真谛大师和玄奘并称为“四大
译经家”，其著作被译为法、英、日等国文
字。

一代“英雄”不应落寞史册，义净值得世
人去凭吊，去铭记。2011年，济南长清张夏镇
通明山，苍松翠柏之间，一座庄严宏伟的寺院
在此落成，取名义净寺，为的就是纪念这位渐
渐被世人遗忘的佛学大师。晨钟暮鼓，佛乐声
声，香云缭绕，穿越千年，义净孤行的背影似
乎仍然可辨……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元杂剧的演出

上：玄奘义净行程图。
右：义净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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